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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注定是我人生中最该

记住的一年，这一年我完成了几场

盛大的告别，每一场都万分郑重，

带着深深的爱与不舍，都是充满着

重量与温度的告别，这不是简单的

“告别”，而是一场场用情至深的交

接仪式。

  第一场告别，是对过去的自

己。这一年，我离开了为之奉献了

青春的单位，告别了自己深深喜爱

的检察事业。欢送会上，接过领导

颁发的印有检辉的“荣休纪念章”

和同志们的鲜花，我将所有温暖的

祝福一一收入心底，将这份检察事

业赋予我的荣光与责任，仔细叠

好，深深地收入记忆的檀木箱。从

检三十年恍如昨日，那些与同志们

并肩办案、追求正义的时光，将是

我一生最珍贵、最厚重的回忆！告

别同事和单位，我结束了前半生与

他们一段风雨同舟的航程，从此岸

到彼岸，我带着检察事业赋予我的

智慧，开启了复得返自然的真正属

于我的后半生！

  第二场告别，是对安稳的旧

巢。由于膝盖疼痛爬不了楼梯，迫

不得已将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子

低价出售， 这所我住了23年的房

子，早已不是砖瓦水泥，它是我奋

斗岁月的见证者，是我情感故事的

容器，是我的避风港，更是我亲手

建设的家。我精挑细选给它选了我

认为好的新主人，之所以低价转

让，是因为我更在意它能否继续被

温柔以待，我给它的是一个充满祝

福的“再见”。我用了整整四个月的

时间与“旧巢”慢慢告别，我像对待

一位知己老友般与它一一惜别。我

搬完所有东西之后，将我曾经的家

的角角落落，仔仔细细、认认真真、

彻彻底底的打扫了一遍，我希望新

主人能像我一样爱护它，养它，让

它一直光明敞亮且温暖，我希望新

主人对这个“家”的尊重和爱，让它

永远为我敞开着心门。

  第三场告别，是对掌上明珠的

托付。这是一场最甜蜜、最复杂、最

隆重的告别。我倾尽全力，为女儿

披上最华美的嫁衣，举办了传统的

“中式”出阁宴。宴会上，我多年不

见的亲人、老师、同学们放下手头

的事情，从新疆、河北、广州等天南

海北奔赴而来，他们带着满满的爱

祝福孩子们百年好合！我纵然万般

不舍，但还是亲手将她交到另一个

爱她的人手中，千叮嘱万嘱咐！叮

嘱，是最深沉的爱的交接；嘱咐，是

最有力量的放手。我知道我的公主

长大了，要和心仪的白马王子建设

自己的王国，我将心中的不舍与爱

化作深深的祝福送他们启辰，在他

们的身后，我将永远是那座最安

稳、最温暖的故国城堡。

  总之，这一年，仿佛是生命主

动进行了一次精心的“清仓”，为我

腾出最宝贵的空间——— 心灵的空

间，与时间的空间，我将以全新的

姿态开始新的生活。

  接下来的日子，我为新家，

点燃了第一缕炊烟。我选择了一

个更适合当下生活的小居所，简

简单单，清清静静，无须爬楼。

窗棂有阳光、对面有田野、有鸟

鸣、有绿意。在这里，我用积累

了半生的品位与温暖，重新定义

“家”的样子。翻开一本本落了

灰的书，养起一盆盆充满生机的

绿植，在袅袅茶香里，听喜欢的歌

曲，评书，相声，京剧，散文，与故人

静坐，与心灵对白。

  退休后的时光，是生命馈赠我

的厚礼。时间不再是匆忙追赶的目

标，而是慢慢流淌在身边的诗歌，

绘画、书法、插花、摄影……每天清

晨，我为自己和爱人精心准备一顿

早餐，而后对着窗外的风景，安静

地喝一杯茶，发会儿呆，练会儿瑜

伽，和妈妈、姐姐、妹妹们打个超长

时间的视频群聊……一切都是自

己期待和喜欢的样子，我从容地享

受这份闲适和自由。

  人生如四季，我已经步入天高

云淡的秋天。我用心经营了前半

生，交付了责任，传承了爱意，现

在，我把最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

完完全全地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前

半生的所有耕耘，都是为了滋养后

半生的丰盈与宁静。

  感恩时光里的每一次遇见，感

恩所有亲朋好友，彼此照亮，互相

温暖！浓冬岁寒，时光苒苒，一冬

一季一岁晚，一念一暖一生安！

  当深圳的冬风掠过窗棂，卷起

案头散落的诗稿，我才惊觉2025年的

日历已近尾声。这一年，我的足迹在

泾州的古巷与鹏城的海岸间辗转，

笔墨在人文的肌理与自然的壮阔中

游走，那些沉淀在诗行里的瞬间，早

已酿成岁月最醇厚的馈赠，让每一

段前行的路都有了清晰的印记。

  春日的悉尼中央海岸，海风裹

挟着思念，我写下致李商隐的诗篇，

在字里行间邀约这位唐代才子共赴

泾州之约。彼时虽身在异乡，心却早

已飘回那座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小

城。夏末秋初，我终踏上归途，泾州

的街巷成了最亲切的归宿。初秋的

夜晚，我漫步汭河桥，凉风裹着归意

漫来，像游子踩过熟悉的石板路，轻

轻叩响桥的栏杆。俯身时，竟撞见蜘

蛛在栏杆缝隙间结网，丝缕皆朝西

向，似在向王母宫躬身敬礼，又像朝

着大云寺的檐角织就谒佛的模样。

桥下河水轻淌，接住岸边晃荡的灯

红酒绿，让虔诚的蛛网多了丝人间

的暖意。那一刻，旅途的颠簸与疲惫

都烟消云散，唯有这份宁静与执着，

被我细细收进诗行。

  泾州的时光，是浸在历史与温

情里的。我踏遍这座小城的角落，

拜谒王母宫山，在山巅许下心愿，让

清风捎去对幸福的期许；泡在39度

的温泉里，任暖意洗却尘埃，感受大

自然的馈赠；入住瑶池酒店，在天籁

之声中入眠，品尝罐罐蒸馍的甘甜

与瑶池宴的芬芳；到大云寺上香，让

舍利之光荡涤满身风霜。我还在诗

中为李商隐勾勒今日泾州的模样：

安定城楼外不再有党争的锋芒，只

剩稻穗低垂、菜畦青翠；瑶池畔秋雨

初歇，回中牡丹未凋，周穆王与西王

母对酌言欢。这座城的每一处风景，

都成了诗的注脚，每一份温情，都成

了岁月的底色。

  这一年的创作，是与时光的深

情对话。案头的灯火常常长明至晨

光熹微，字句在笔尖慢慢生长，既有

对历史的回望，也有对生活的感悟。

四月，在澳洲的辗转中，我写下对李

商隐的牵挂；五月，在深圳的窗前，

我细数四十年陪伴的温暖，让深情

在文字中传递；十月，泾水之畔，我

修改诗作，让古今的思绪在字里行

间交融；十二月，骆驼来到泾州的消

息传来，我写下丝路的辉煌与民族

的自豪，让跨越千里的相聚在诗中

永恒。创作的路上，偶有迷茫撞碎在

晚风里，但每当笔下的文字逐渐成

形，那些细碎的欢喜便会缀满寻常

岁月，让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

  年末的冬至，我赴了大梅沙的

海之约。蔚蓝的大海碧波荡漾，有人

在浪尖逐潮，有人在沙滩踱步，有人

定格风与笑容，把对世界的眷恋连

同鬓角的霜，同框在镜头里。最动人

的是那对年迈的老人，他们依偎在

沙滩上，将沧桑嵌进浪花。大海从未

吝啬，依旧铺开万顷澄澈，把最壮阔

的涛声与波澜捧到他们眼前。远处

的商船载着余晖，缓缓驶在既定的

航向，像极了人生的旅程———

  有人踏浪而来，有人隔岸遥望，

有人转身离去，或许重逢，或许终

章。那一刻，我更懂了珍惜的意义，

每一次看海的日子，都是岁月予人

的温柔福报。

  翻检这一年的诗稿，从泾州的

古桥、寺庙到深圳的海岸，从对历史

的追思到对陪伴的珍视，每一笔都

是时光的馈赠。

  2025年，我以笔墨为舟，在岁月

的河流中穿行，看过人文的厚重，赏

过自然的壮阔，藏下了温暖的牵挂。

如今，岁末的冬阳洒满窗台，我把未

说完的话折进阳光里，期待来年的

风再轻轻唱响。这一年的过往，早已

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行囊，伴着我

继续在诗与远方的路上，坚定前行。

国画《瑞雪吉祥漫家山》 程平生 作

  元旦的第一场雪，就像一封从天

上寄来的贺年片，悄悄塞进人间的门

缝。清晨推窗，天地已改稿：屋脊、

枯枝、昨夜还裸露的泥土，全被一笔

温柔的留白覆盖。我脑中首先浮出的

是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的热闹，

可此刻却无一声爆竹，只剩雪片落地

的轻响，像替谁收住了满城的欢呼，让

新年先学会安静。

  我踏出门，脚下“咯吱”一声，像按

下了冬季的开关。风并不锋利，却带

着崭新的寒意，在衣领与袖口间巡视，

提醒我：这是二〇二六年的第一场雪，

也是今年的第一位访客。抬头望，雪

片已非初试锋芒的细屑，而是“一片，

一片，又一片”，六角纹路在手心转瞬

即逝，像孟浩然《田家元日》里“今朝岁

起东”的岁月，刚被我发现又被它偷偷

溜走。沿乡中小径慢行，雪把山路涂

成一张未经落笔的宣纸。远处小学教

学楼窗棂上的霜花，正如少年作者笔

下的“不规则的画作”。我用指尖轻轻

勾勒，凉意顺着血脉奔向心脏，竟感

到一种“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仪式

感。原来寒冷也能成为仪式，替我们

撕下最后一页日历，贴上新的憧憬。

  走到村中广场中央，忽听“啪”一

声轻响，一棵老槐树抖落枝上积雪，

像老人抖了抖肩膀把旧尘挥去。我想

起明人居节《壬午元旦》中“春与莺

花到五湖”的句子，此刻虽不见莺

花，却在雪底听见它们赶路的脚步

声。那声音被雪层放大，像远处湖面

的冰裂，清越而坚定，告诉我：春已

在途中，只是让雪先递一封信。雪愈

下愈静，世界像被按了静音键。平日

隐匿的声响此刻全浮出来：自己的呼

吸、书页在书包里的摩擦、袖口与衣

摆的摩挲……仿佛白玉蟾所写“东风

吹鼓柳梢雪”，却不是东风而是时间在

耳畔轻轻擂鼓，催促我向内聆听。于

是我索性站定，任雪落在睫毛上，像

给目光加了一层柔光镜。此刻的秒针

走得极慢，慢得可以装下一整年的期

盼，也装下“老去又逢新岁月”的微叹。

少年无老可叹，却懂时间的分量。

  忽有小孩从家中冲出，扬起一把

雪，笑声划破静空。雪粒被阳光映成碎

银，四散飞溅，像屠苏酒里浮起的柏

叶，瞬间把“千门万户曈曈日”的热闹

还给人间。我却退后两步，把这一帧让

给他们，继续沿着空无一人的跑道前

行。脚印在身后排成孤独的句点，又

被新雪悄悄填平，像替我删除草稿，

让故事从头写起。学校跑道的尽头是

升旗台，旗杆顶端已积了寸许白雪。

我晃旗杆，雪整块砸在额头，冷的生

疼却先咧嘴，新年总得挨一下才结

实。我伸手拂去头上的雪，冰晶落进

袖口，冷得真切却让我更紧地握住绳

索，仿佛握住一条通往未来的缆绳，

缆绳那头是“春到报花知”的明天。

此刻，我理解了少年作文里“冬天让

人直面自己”的句子：雪将世界涂成单

色，一切声响调到静音。于是人的轮廓

被勾勒得格外清晰，连心跳都成了鼓

点，为新年倒计时。

  回家的路上，我呵出一口白气，看

它缓缓升空，像一句无声的祝词，献给

这凛冽而又充满温情的元旦。雪仍在

下，却不再是寒冷的符号，而是一张铺

开的信纸，等我用一整年的努力，在上

面写下绿色的回信。雪还在下，还没

想好回信的第一个字。也许等第一株

草冒出时，我再补上。雪落无声，却替

我说了新年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小村庄里，

迎接她的第一场雪。

  我已经感受过她夏的清秀与热

烈，秋的成熟与静谧。

  而冬日的一场雪，美得如此动人

心魄，让人恍若置身童话世界。

  那层白，洒在屋顶上，遮住了岁月

的斑驳。覆在山峦上，为每一棵树、每

一股枝丫、每一片残叶镶上了银色的

钻。披在田野上，使焦渴的大地得到

了爱情般的滋润，让无数个暗藏着的

生命得到起死回生的魔力。

  那落在人心呢？落在人心，心不

会冷，反而会暖，这可是大自然的馈

赠，对于所有生灵，皆是滋养。

  我喜欢踩在雪上的感觉，咯吱咯

吱的响声，那么有趣，那么治愈，又

那么坚定。这声音，是我与冬日相遇

的回响，那一串串足迹，是雪为我留

下的生命的年轮。

  我来过，我来过这世界，来过这美

丽的水晶般的村庄。

  阳光洒在皑皑白雪上，仿佛洒了

一层碎金，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每一

粒雪，都能折射出万千个世界。有没有

哪个世界里，有着另一个我，也在一座

小村庄里，欣赏一场雪，享受一场雪，感

受一场雪？

  牛铃叮当，牛儿们悠闲地从一片

白中走过，抬头仰望，看穿了白纱的

松，低头轻嗅，属于冬日的甜。

  农人们终于闲了下来，叩开一扇

门，熟悉的笑脸，热情的招呼，如炉中

火一样温暖。噼啪声响，那是炭在火

中狂欢，亦是幸福在我胸中荡漾。

  村口，巧遇几位大爷，他们互相寒

暄，也与我问好：雪天路滑穿暖，吃好

防冻照顾好自己。暖心，就这么简单。

  村部比任何时候都要热闹。

  男男女女，欢声笑语，原来一场

乡村“春晚”即将开演。扮好妆的演

员们，略带着一丝娇羞，但更显

自信。

  对，就是要唱起来，扭起来，美

起来。

  辛劳了一年，此刻，就是庆祝的时

候，亦是撒欢的时候。这样，才不枉一

场雪，落入凡尘，带来的生机。

  欢快的舞步，动感的音乐，响彻云

霄，我在舞台下，使劲地鼓掌。

  乡亲们的热烈，点燃了太阳，使它

愈发温暖、愈发灿烂。

  雪看到后，无声地笑了，这一

笑，让这白渐渐消融，转而透明。

  这时，屋檐上的一柱柱冰凌，生

出了晶莹剔透的水珠，水珠上正孕育

着一个斑斓的世界，流光溢彩，一如

此刻的小村。

  忽然，滴答一声，水珠没入土里，

悄无声息又震耳欲聋。

  这颗雪的种子，即将催生出新的

丰收，酝酿出新的温暖的故事。

  曾经历过无数场雪，而今冬的这

场，是那么的生动鲜活，那么的神圣

空灵。与我，这何尝不是一场命中注

定的温暖相遇，一次梦幻般的惊鸿

一瞥。

  我将深深地记住她，在2026年冬

月的英武村，一场雪，一个村，一些

人，惊艳且温暖了我的心。

在村里，和一场雪相遇
□李芳芳

难忘三场告别
□郭晓凤

山海记流年
□樊晓敏

安 冯 塬 的 冬 天
□王民国

  安冯塬上的冬天，是从黄土地里

开始飘散的。

  最先变化的是塬上的泥土。土地

不知道何时开始结板了，脚踩上去时，

硌的脚底板生疼，忍着疼痛猛踩两脚，

只能踏碎几块不知名的小土块，只剩

下沉闷的、短促的声响顺着剧痛发麻

的腿脚传入耳廓。这个声响我听过，和

昨天夜里不小心将一块梆硬的馍掉在

地上发出的声音一样，笃笃，沉实又干

涩。伸手去摸，当指尖刚触碰到土层，

便觉得一股透骨的凉直往皮肉里钻。

当我试着用指甲去扣，那黄土纹丝不

动，甚至连些细碎的土粒也吝啬不已，

我将指甲搭在土块的裂缝处，使劲扒

上一把，终于捻下一小块土渣。土渣侧

面嵌满了冰碴，白晶晶的，用拇指和食

指一碰，凉得沁人，稍微一揉搓，就化

作水珠润入土里消失不见，只给手指

留下一堆黏稠的黄泥和久久不愿离去

的冰寒。

  接着是风。安冯塬上的风和别处

的风略有不同，它从茫茫的冻土层缝

隙里翻涌而出，在这纵横交织的田垄

上钻扯，有时肆虐时，甚至能卷带起冻

土表层的干土和冰碴。当风势渐嚣，

便从地里挣脱束缚，裹挟着冰和土，

在塬面上彻底铺展开。这便是安冯塬

上的风，安冯塬冬天的风，这风自黄

土地中来，转眼间就能扶摇而上，将

呼啸声灌满四野。当它掠过枯寂的荒

草，能将这可怜的草儿拦腰折断；当

它攀上路人的肩膀，能吹破那人通红

的脸庞；当它爬上山坳，能将山坳口处

的枯树枝扯得乱颤，当它登上云层，便

将天空的云层撕得粉碎，只留下一片

湛蓝湛蓝的天。

  水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沟底的

溪流停滞了，将往日的灵动尽数封藏，

变成了一条米黄色的玉带。这条冰带

薄厚不均，厚处好似铁块，薄处却如同

空中花园，冰层下方一片空荡。偶然有

沟风掠过，拂过冰带表面，只激起几缕

塬上尘，却再也听不到那叮咚的玉碎

声。沟里靠近崖壁的地方，在滴水处垂

下长长的冰溜子，这些冰溜子长短参

差，有的细如银针，在风中微微发颤；

有的粗如手臂，沉重地悬在空中；有的

更甚，两个成年人也难以抱住，像房子

中的大柱，支撑起这片塬。其实我是知

道的，这沟底里的溪流和崖壁处的冰

溜子其实是活的，当晌午阳光充足，

气温回暖时会稍微化开，傍晚温度骤

降时又冻上，周而复始，那条沟底的

白玉带便开始顺着沟势蔓延而去，冰

溜子也变成了塬底的擎天柱。

  最惊人的是那些树。枣树、槐树、

柳树，还有安冯初小里的那几株七叶

树，全部褪尽了叶子，只留下灰褐色的

树干交错纵横。这些树干以一种极度

忍耐的姿态伸向天空，它们黑黢黢的

影子贴在这片塬上，或许是在期待那

天能落下一场温柔的冬雪，用来软化

干枯坚硬的树干，来涂白树的黑影。可

是没有雪啊，于是这份挣扎、这份等待

就以最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出来——— 它

们就在塬上屹立，等来年春天。人和树

是一样的，树失去了往日的枝繁叶茂，

人也变得迟缓而沉默，再也没有了往

日的家长里短。棉衣棉裤臃肿了身形，

手不在袖筒里，便在上衣的衣兜里静

静揣着，只有时而呼出的白气证明这

并非一座雕塑。冬日的活少了，时间仿

佛被无限地拉长，蹲在墙角晒太阳就

成了冬天最重要的活计。几个墙角的

老大爷点上烟枪，有一口没一口地吧

嗒着，他们顺着村道，眯着眼睛望向那

片光秃秃的塬，不知道在看些什么。或

许是去年年初就离家的孩子？是明年

的玉米？是地里的先辈？没有人知道，

答案都在旱烟散出的烟雾里。

  夜来得早，且深。因为刮了许久的

风，所以星子便格外的密，格外的低，

寒气也渐渐从地里渗出，浸透这片塬

的每一个角落，将安冯塬封存在冬天

里。可是安冯塬是活的，地是活的，风，

水，树，还有人都是活的，它在等一场

雪，或是一声惊雷，来唤醒自己，因为

冬天到，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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